
目前，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集群研究者开始意识到，集
群内的知识存量与流量及其管理———即集群知识活动与
管理———是集群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和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动力。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集群中的知识活动规律
及其管理问题做过大量研究， 但集群中知识创造和应用
（活动）的动力机制仍旧是一个“黑箱”[1]。显然，只有搞清这
一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揭示集群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应用
能力的增长机制，而后一机制又是集群知识系统研究的核
心问题之一[2，3]。 因此，本文拟对集群知识系统进化的动力
机制，以及集群知识创新与应用能力的增长机制问题进行
初步探讨。

1 集群知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1.1 集群知识系统的构成与体系结构
集群知识系统主要由集群的知识存量、流量以及相关

的组织系统所构成， 它与集群生产系统既有本质区别，又
有相互联系[2]。彭灿教授[4]对集群知识系统的体系结构进行

了研究，构建了包括技术———经济体系结构、社会———文
化体系结构和知识—能力体系结构 3 个维度 （亚结构）的
集群知识系统体系结构。该三维体系结构不仅能全面反映
集群知识系统的主要结构特征，而且与集群知识系统的运
行环境的 3个主要组成部分，即集群内部的技术———经济
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和知识———能力环境相对应，从
而将集群知识系统的亚结构、运行环境、功能水平和运行
绩效有机地联系起来。
1.2 集群知识系统的功能及其进化

Bell等人［2］认为，集群知识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知识

创新（造）功能和知识应用功能。 而这两种功能的高低，可
以分别用系统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的大小来

表示。在他们看来，集群的知识创新能力是集群创造、获取
和累积新知识的能力； 集群的知识应用能力是集群扩散、
复制和循环利用知识的能力。而集群知识系统的功能进化
过程，就是这两种能力的协同增长过程（见图 1）。 区分这
两种能力，对于研究集群知识系统的进化过程具有重要的
意义。 例如，集群中的某个公司从集群内的其它公司寻求
并采用新知识或技术，对该公司来说，意味着知识存量的
增加；但对整个集群来说，其知识存量并没有增加。
显而易见，集群知识系统的能力进化路径主要包括 3

种基本模式，即“水平进化”模式、“垂直进化”模式和“斜向
进化”模式（见图 1）。 水平进化通过提高系统的知识创新
能力实现； 垂直进化通过提高系统的知识应用能力实现；
斜向进化，则通过“并行”提高系统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知识
应用能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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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集群知识系统的能力进化

1.3 集群的知识吸收能力
集群的知识活动并不限于集群知识系统内部， 相反，

能否充分而有效地吸收集群外部的优质知识资源，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集群知识系统的进化速度。也就是说，集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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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和其知识吸收能力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群
知识系统进化的可持续性。实证研究表明，相对封闭的知识
系统是不能够有效维持集群长期竞争优势的[2]。
集群的知识吸收能力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bili-

ty）是指集群识别、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 集群
的知识吸收过程主要包括 4个阶段： 知识的接触（Acquisi-
tion）、知识的吸收（Assimilation）、知识的转化（Transforma-
tion）和知识的开发（Exploitation）[5]。 在集群获取和扩散知识
的过程中，笔者将具有较高知识活动能力（或技术能力）的
行为主体称为知识守护者（Knowledge Gatekeepers），其在知
识吸收的过程中充当外部知识或技术“接受器”的角色，在
一定程度上发挥“译码器”的功能。然后，通过“知识守护者”
与“非知识守护者”之间的知识转移，将源于集群外部的知
识扩散到集群内的其它行为主体， 从而增加整个集群的知
识积累。显然，“知识守护者”决定着集群对外部知识源的吸
收能力和过程[6，7]。集群中的知识守护者，都是通过其全球通
道（Global Pipelines）与外部的知识源进行接触，通道的质量
和规模对集群的知识吸收能力有着重要影响[8]。

2 工艺共同体（Craft Communities）与认知
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

自从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概念提出
以后 [9，10]， 它已经被用来解释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过程。
Lave and Wenger 认为， 实践共同体就是联系紧密的一种
组织模式，其成员彼此了解，具有共同的语言、价值观和处
事方式。 由于处理相关的或相同的工作， 实践共同体的成
员经常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就为他们有效共享模糊知识
提供了可能。实践共同体的一个重要优点，在于它能使其成
员互惠互利，实现双赢或多赢，从而可以使群体保持较高的
竞争性。后来，又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被提出，Lindkvist[11]使用
实践集体（Collectivities of Practice）来解释为进行知识创
新而组建的临时的项目组，而 Knorr Cetina[12]则使用认知共
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来解释具有专业知识工作者
所组成的群体。
上述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某一个具体问

题。 Ash Amin 和 Joanne Roberts[13]对有关的共同体理论进
行了研究，提出了行动中认知（Knowing in Action）的概念，
并根据知识及其创新的特点及组织动态性特点，对两种重
要的共同体———工艺共同体（Craft Communities）与认知共
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进行了比较研究 （见表
1）。
工艺共同体要求参与者共享具体的群体语言，有相关

的经历，建立起强的互惠关系以及信任度，经常进行面对
面的情感的交流。 而早期的实践共同体研究，则主要集中
在任务（Task-based）或者工艺共同体上。 工艺共同体进行
的活动主要涉及对现有知识的复制和保存，而不进行知识
的突破性创新。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知识活动的停止，它仍
然可以对原有的知识进行持续的渐进创新。工艺共同体的

知识创新主要依靠日常的工作交流，在市场环境的变化过
程中进行，比如对引进技术的改进过程。 因此，笔者认为，
集群知识应用能力增长的过程就是工艺共同体形成及发

展的过程。
认知共同体不像工艺共同体那样，参与者之间通过共

同进行某种群体活动而联系到一起，它主要通过参与者的
技能、声誉和经验联结在一起。 它的参与者主要从事具有
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其组织结构通常是比较松散的，所进
行的工作通常是时间比较短的，参与者的工作不是相互分
享的。但是，参与者具有相同的认知框架，这对他们进行知
识的交流和创新是必须的 [14]。 Lars Hakanson 还认为，由于
创新路径及背景的不同，知识（明晰的或模糊的知识）在不
同认知共同体中的转移速度和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某一
认知共同体的知识往往很难为其他认知共同体所掌握，因
而这些知识就成了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集群知识应用能力和知识创新能

力的增长过程，就是集群中工艺共同体与认知共同体形成
的过程。

3 基于“共同体”观的集群知识能力增长的
动力机制

企业集群不仅是生产相似或者相关产品的企业的集

合，更重要的也是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工作经历的员工的
集合。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集群成员不仅熟悉并使用同样
的理论，而且具有相似的世界观，使用共同的语言交流 [15]。
他们属于相似或者互补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分享共同的
明晰或者模糊的知识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工作。
3.1 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知识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能为企业集群带来更大的市场需

求和更多的外部直接投资，而且能够促进全球范围内具有
某种相同或者相关技能的专家的整合，这也是集群的开放
性所带来的结果 [14]。 Malmberg 和 Maskell［16］从经济增长和
开发模块（Development Blocks）在某一具体时段对经济的
刺激出发，提出企业家关系以及新公司的形成对集群经济

表 1 工艺共同体与认知共同体的比较

工艺共同体 认知共同体

知识类型 具体的知识 具体或模糊的知识

交流方式
知识的转移需要协同 ，即
面对面的交流， 并强调示
范的重要性

空间的邻近， 需要面
对面交流和远距离接
触的共同作用

形成机制
长期的， 通过社会关系体
制发展起来的， 可以通过
师徒关系形式进行培养

短期的， 通过多样的
社会资源的组合来形
成

社会联结的性质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通过
执行共同的工作而建立起
来的

通过声誉及专业知识
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关
系

创新方式 渐进的 突破性的

组织的动态性
分级管理的， 对新进入者
是开放的

项目管理的， 对具有
一定专业知识的员工
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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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和知识创新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 由此 ，Lars
Hakanson 提出了集群的动力机制模型。 该模型建立在认
知共同体的基础上，认为集群中认知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
集群知识发展的动力基础，但是，他却忽视了集群中工艺
共同体的作用。 事实上，工艺共同体和认知共同体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共同提供集群知识能力增长的动力。
3.2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企业家关系

Peter Maskell[17]认为，随着共同体内参与者之间知识
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进行， 会在集群内形成一种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而集群内良好企业家关系的形成可以减
少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使整个企业集群形成非常
紧密的分工，从而也就促进集群内社会资本的增加，使整
个集群获得了协同优势。而这种社会资本的累积又有利于
减少知识流动过程中的停滞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促进
了集群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
集群内新公司的成立与发展，对社会资本的累积具有

重要作用。 首先，新公司的成立代表着新的企业家关系的
形成，而新企业家也必然会为本地区的社会资本累积作出
贡献；其次，社会资本的增加则会提高新公司在集群内的
幸存比例，而现有公司的增长和新公司获得成功比例的增
加则意味着集群的繁荣 [14]。 Lars Hakanson 还认为，集群内
新的企业家的出现与新的企业家关系的形成，就意味着集
群内专有知识的增长、技术差异化的扩大与集群内认知共
同体的发展。

3.3 共有粘性（Common Glue）与共同体的形成
集群中共同体的形成， 都是基于具备一定能力之上

的。Morosini［18］提出了 5个关键的能力，这些能力组成了共
有粘性（Common Glue），从而把各个参与者相互联结起来。
这 5个关键能力主要包括：①领导关系（Leadership）。 在硅
谷， 许多成功的技术公司的 CEO 和高层领导都会不断提
拔有能力的年轻企业家，并且栽培他们，使他们尽快适应
具有竞争性的工作职位 [19]。 ②构件模块（Building Blocks）。
它主要包括强的社会文化联结，以产生共同的行为、共同的
语言和共同的产业文化，等等。③交流惯例（Communication
Rituals）。 经常的交流可以使员工产生身份的认同感，主要
包括各种协会和兴趣组织等；④知识交流（Knowledge Inter-
actions）。 在员工间，有效的技术和各种商业知识的转移对
员工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转移主要通过联合研发、
产品设计和制造或者共同的市场开发来实现［20］。 ⑤职业轮
换（Professional Rotations）。 共同体内职业的轮换，可以有
效地促进模糊经验的分享。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工艺共同体和认知

共同体的集群知识能力增长 （也即集群知识系统进化）的
动力机制模型，如图 2所示。

4 结语

以上提出的集群知识能力增长动力机制模型，仅提供
了一个深入研究集群知识系统的基础。如果进一步采用系

全球化
·运输和交流成本
的降低
·经济与政治的融
合
…………
·交流通道的增加

知识的创造
·企业研发
·集群研发

技术守护者
知识的增长

集群技术能
力的增长

感觉到的新
的创新机遇

经济增长

资源的流入
·外部的直接投资
·企业家
·专业化的员工

开发模块的
动态性

集群的动态性

市场需求
的增长

新企业幸存
比例的增长

现在企业
的增长

感觉到的建立新
公司的吸引力

新公司的形成

集群知识能力的增长
·工艺共同体的形成与
发展
…………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与
发展

企业家关系
的积极态度

共有粘性（Common Glue）
·领导关系（Leadership） ·职业轮换（Professional Rotations）
·交流惯例（Communication Rituals） ·构件模块（Building Blocks）
·知识交流（Knowledge Intreaction）

图 2 集群知识能力增长的动力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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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in the Cluster Knowledge
Syste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munities

Hai Jiangtao，Peng Ca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Nanjing Un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cluster knowledge systems is a focus of our research.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it proposes
that the increase in knowledge-using capabilities and knowledge-changing capabilities is the process of co-evolution in which
craft communities and epistemic communities are formed and developed, and further is analyzed.
KeyWords:Cluster Knowledge Systems；Epistemic Communities；Craft Communities；Knowledge Innovation；Knowledge Application

统建模的方法，对集群知识系统功能进化的过程进行建模
分析，则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集群知识能力增长的特点及
规律。
目前，许多关于集群动力机制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集群

中模糊知识存在及其重要性 [21]，或者是集群构架知识（Ar-
chitectural Knowledge）[22]的理论假设之上的。而本文则运用
“共同体”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其所提出的
集群知识系统进化动力机制模型， 对于人们更加深入、系
统和全面地认识集群知识系统的进化规律与机制将有一

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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